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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寫作動機 

    本篇論文題目為《六朝僧侶詩研究》，重點在探討六朝僧侶的詩

歌創作內容、作品的思想特色，以及這些僧侶詩歌在文學史上的定

位。 

  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一書中提到：1 

漢末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期，

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濃於熱情的

一個時代。 

在六朝這樣的時代，人的生活，人的感情及其文學表現都受到重視。

而受到佛教傳入中國的影響，中國文學在六朝出現僧侶作詩的現

象，這是在魏晉才出現的情形，亦是文學史上值得關注的現象。 

  僧侶以方外人的身份來從事詩歌的創作，因此檢視僧侶的詩

歌，可以察覺到其思想與內容與傳統文士的作品是有極大的不同。

詩歌是結合心靈、文化以及藝術為一的創作，所以當僧侶以其佛學

的修養及其生命思想傾注於作品之中時，就展現出特殊的風貌。僧

詩的特色及思想為何，何以僧詩濫觴於東晉呢？與當時的社會狀況

以及思想環境有何關連呢？是引發筆者研究此主題的動機之一。 

  從東漢末年以來，政權的更迭相當頻繁，戰禍亦不斷，據《晉

書》＜地理志＞的記載：「至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

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但是到了晉武帝太

                                                 
1 宗白華《美學散步》，11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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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元年平吳之後情況是「平吳，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也就是從東漢桓帝永壽三年

至晉武帝太康元年，約一百二十年的時間，人口少了五分之四。 2推

求人口急遽減少的主因是「干戈未曾平息」，而在如此動蕩的時代

裡，佛教亦廣泛的弘傳，其弘傳的情形如何？以及佛教對當時文壇

的影響如何？都是觸發筆者研究的動機。 

    僧侶詩歌在中國佛教文學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所謂「佛教

文學」，歷來似乎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界定，據日本佛教學者小野玄

妙《佛教文學概論》 3一書中提到，他將佛教經典中具有文學意味的

經典視作佛教文學的範疇。日人加定哲定在《中國佛教文學》 4一書

中提到： 

只有將自己對教理的心得、體驗及信仰化為文學的作品而諷

詠、讚嘆，方可說是真正的佛教俗文學。 

加定先生同時認為佛典中的譬喻以及故事，非純粹的佛教文學，因

為經典中的文學，只是闡明教理的手段，並非從文學創作的意識去

寫，這些只能說是為了使佛教的教理平易可讀，而衍生的補充說明，

不屬於文學的世界。所以加定先生對「佛教文學」的定義不包括佛

典文學在內，他認為真正的佛教文學應當是將自己對教理的心得、

體驗及信仰，有意識地從事文學創作，化為文學作品來表達。 

  所以加定先生認為雖然可以將佛教的某些經典視為經典文學而

納入佛教文學的範圍；但這不是佛教文學的核心部份。嚴格而言，

真正的佛教文學，應該是作者把自身對於佛教的體驗或理解，運用

文學的技巧、形式等表達出來的作品。浙是作者有意識地從事文學

                                                 
2 據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地理志＞，414—415頁，台灣中華書局。 
3 小野玄妙《佛教文學概論》，甲子社書房，大正十四年九月。 
4 日人加定哲定著，劉衛星譯《中國佛教文學》，佛光出版社，8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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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作品所反映的是作者的宗教境界；而非為了傳教或解釋教理

等目的，而寫一些具有文學趣味的輔助教材。由此可知，加定先生

所強調的是佛教文學重在創作心態的要求。因此在中國佛教文學作

品中，他最推崇以詩偈呈現自己佛法體驗境界的禪門詩偈，他認為

這個部份才真正是中國佛教文學的核心。 

  另外胡適之的《中國白話文學史》 5中，其中第九章與第十章將

佛經的翻譯視為「翻譯文學」來討論，認為由梵文與巴利文譯成中

文的經典，漢譯佛典本身在中國文學史上可說是一種新創的文體。

而且這種新創的文體也在中國文學史上產生極大的影響。可見漢譯

佛經從語法、修辭、譯筆、文體各方面來研究，都可以列入「中國

佛教文學」研究的範疇。胡適同時指出佛教經典中有許多可視為優

美的文學作品，尤其讚賞《維摩詰經》《思益梵天所問經》是一部半

小說、半戲劇的作品；而《法華經》中的幾則寓言，胡適認為是世

界文學中最美的寓言。 

    至於蔣述卓先生則從廣義的層面來作定義，蔣先生認為： 

      佛教文學可以是佛經文學與崇佛文學的總和。 

蔣先生所謂的崇佛文學，是指文人學士以及僧人表現宣揚佛教，以

及頌揚佛德所創作的作品。所以蔣先生對佛教文學的定義是廣義的。 

  孫昌武在《佛教與中國文學》一書中提到： 

學術界有「佛典文學」的概念，在中國也叫「佛典翻譯文學」；

還有更廣義的「佛教文學」，一般是指那些佛教徒創作的、宣

揚佛教思想的文學作品。 

孫氏對「佛教文學」的定位，基本上也是從廣義的角度來看

                                                 
5 胡適：《白話文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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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與蔣述卓的看法是相當很接近，但孫氏的說法顯得更寬廣，

因為他認為只要是「佛教徒創作的」與「 宣揚佛教思想的」都可

算是佛教文學。 

  綜合上述學者的意見，「佛教文學」一詞，可以從較寬廣的

角度來界定，約可以分成兩大部份：一是佛教經典文學的部份。

在佛經中有許多都是富含文學色彩的，如十二分教的本生本緣本

事譬喻等。二是佛教文學創作的部份。亦即以文學的表現手法來

表現佛理，或帶有佛教色彩的文學創作。包括歷來文士與僧侶表

現在詩歌、散文、小說、戲曲及俗文學中的佛教文學創作。 

  至於「中國佛教文學」的範圍，則大略分為漢譯佛典中佛典

文學的部份，以及中國文學作品中不論是詩歌、小說、戲曲與俗

文學等，帶有佛教色彩的部份。 

  六朝的僧侶詩歌其作品所論述的內容中，有許多作品是以宣揚

佛教的教理以及表達作者對佛教的欣羨之情者，這可以算是佛教文

學的範疇。筆者依據上述的看法，將六朝僧侶詩歌作品定義為「中

國佛教文學」的範疇，並對這些作品的內容與思想特色作深入的探

討，試圖呈現出僧詩最原始的風貌，同時補足文學史闕失之處。 

佛教最初以一種外來宗教的姿態進入中國，與中國固有的道家

與儒家文化相接觸，經歷一個由依附、衝突到相互融合的過程。事

實上這樣的過程也就是佛教中國化的過程。 

季羨林先生在＜關於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其中有一段文

字： 

佛教所以能夠被傳統的中國文化所接納，不但因為中華民族具

有對外來文化兼容並包的涵養與氣度，最主要的原因是佛教文

化本身的內涵豐富，具有中國文化所缺乏的內容，可以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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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發揮補充的作用。 

佛教在東漢時代傳入中國，原來是依附中國的傳統文化，方能

流傳於中土。起初人們只是把佛教認為是道家的一個支派，如牟子

云：「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道，莫尚佛道也。」 6，之所以會造成如

此的印象，與最初自西域來的外國僧人有關，他們運用種種的「神

通變化」來吸引信眾。所以當時人稱佛教為「佛道」或「道術」。甚

至在翻譯佛經時攀附道家的思想學說。如安世高所譯的《佛說大安

般守意經》，把細數出入氣習，防止心意散亂的「安般守意」釋為「安

為清，般為淨，守為無，意名為，是清淨無為也。」。 7支謙把後漢支

婁迦讖所譯《道行般若經》8譯為《大明度無極經》9。「大明」與「無

極」則是取自於《老子》的「知常曰明」 10以及「復歸於無極」 11。

這樣的作法是為了便於自身的流傳，也因此造成當時的人多以黃老

之道去理解佛教的義理。 

在魏晉時代，出現一種所謂「格義佛教」 12。亦即用中國傳統的

儒家思想，以及當時流行的老莊玄學來說明佛教的教義。如以「五

常」—仁、義禮、智、信，類比「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妄

語、不邪淫與不飲酒。南朝僧人竺法雅與康僧朗等人都是用格義來

理解佛教的。這是當時社會上普遍流行理解佛教的方式。 

                                                 
6 《弘明集》卷一＜理惑論＞，梁僧佑編，新文豐出版，七十五年三月再版。 
7 《大正藏》第十五卷，經集部第二，No 602。 
8 《大正藏》第八卷，般若部四，No 224。 
9 《大正藏》第八卷，般若部四，No 225。 
10 《老子》五十五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
為不道，不道早已。」 

11 《老子》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
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12 《高僧傳》卷四＜竺法雅傳＞：「時依雅門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
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事數」指佛教的名相。這

是佛教初傳時的翻譯、表述、解說佛典的方式，也是當時人理解外來佛教義理的途徑

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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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傳入中國之初，弘傳佛法的情況，主要是佛教依附本土文

化，但是佛教初傳入之時，正是中國社會由「治」到亂的時期，階

級、民族的問題，統治集團之間的紛爭空前的激烈，戰亂烽起，世

事無常，人們的生命朝不保夕。生活的苦難很容易讓人們對人生價

值重新作一番省思。 

但是儒家對於生死問題避而不答，孔子只是提到：「未知生，焉

知死。」佛家針對生死問題提出前世、現世以及來世，亦即三世輪

迴的人生觀，以及因果輪迴的觀念，還有提出西方極樂世界的希望。

佛教的教理相當有系統，同時想像豐富，正好可以慰藉苦難之中的

人心，所以佛教也就廣泛的弘傳開來。 

范瞱《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論＞提到佛教在中國初傳的情

況： 

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又精靈起

滅，因報相尋，若曉而味者，故通人多惑焉。 

這裡所謂「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指的是大乘般若之學，

而「精靈起滅，因報相尋」則是指小乘禪數之學。關於這點湯用彤

先生曾說：13 

在此時期中（指漢末到晉代中思想史的過渡時期），可以說佛

學有兩大系統：一為「禪學」，一為「般若」。禪學系根據印度

的佛教的「禪法」之理論，附會於中國陰陽五行以及道家養生

之說。而般若則用印度佛學之法身說，參以中國漢代以來對於

老子之學說，就是認老子就是道體。前者由漢之安世高傳到吳

之康僧會，後者由漢之支讖傳到吳之支謙，當時兩說都很流

行⋯⋯ 

                                                 
13 《理學、佛學、玄學》，＜漢魏佛學的兩大系統＞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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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初傳之時，大乘般若學被等同於老莊，小乘禪術則被視若神仙

方術。佛教只能依附於中土固有意識而開始在中土傳播。 

中土民眾和士大夫廣泛接受佛教，主要是在東晉時期。一般認為

佛教是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的，從東漢到東晉已經有三百年左右的

時間，在這段時間內，佛教即是沿著「般若」之學與「小乘禪數」

之學兩個方向發展的。這兩個方向對於文學發展的影響都很深遠。

魯迅曾說：14 

    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

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

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神仙志怪之書。 

至於在知識階層中，則流行附會於老莊的般若學，尤其是魏晉時代

流行玄學，般若空觀被當作辨析本末、有無，追求至道的妙理來理

解，玄學與佛教從而合流。般若與玄學在追求精神的超越和人生的

解脫上都有共同的趨向。是以般若依附玄學發展，玄學則借助般若

充實內容。這是引發筆者想深入研究的一個契機，所以在選題時以

六朝為主，希望能對佛教初傳之際的時代背景深入的認識。 

再者，自東晉開始出現僧侶的詩作，這在文學史上算是特殊的現

象。自東漢佛教傳入中國，因此也有修佛的僧侶，然而自漢至魏以

及西晉，這一漫長的時期都未出現僧侶作詩的現象，何以在東晉才

有僧侶作詩的情形呢？這是值得深入去探討的問題。 

僧侶這樣的出世修行人的身份，當他們在作詩時，其作品應該和

俗家的文人墨客有很大的不同，其作品的思想與內容，以及表現手

法有何特色？這些都是筆者試圖想要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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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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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疇與對象 

本論文所討論的範疇，為「六朝」時期，但是對於此一時期的

界定向來都是相當分歧的，「六朝」一詞，首見於唐朝許嵩的《建

康實錄》序15： 

今質正傳，旁採遺文，始自吳，起自漢興平元年（AD194 年），

終于陳末禎明三年（AD589 年）， … .總四百年間，著東夏之事，

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實錄，具六朝君臣行事。  

此即是史地上的六朝，以六個歷史時間相近，且都建都在建康的朝

代稱之。即建都於建康之吳、東晉、宋、齊、梁、陳而言。 16又《宋

史》卷 375《張守傳》 17：  

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

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可為別都以圖恢復。 

依張守的說法，歷史上的六朝，始自吳大帝黃武元年（ AD222 年），

至陳後主禎明三年（AD589 年）。 

  在宋代以前，「六朝」已經常為人們所提及，唐代詩人殷堯潘、

杜牧和韋莊都在他們的詩歌中提到六朝。如殷堯潘＜金陵上李公垂

侍郎詩＞：「六朝空據長江險，一統今歸聖代尊。」杜牧＜題宣州開

元寺水閣＞：「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雲閑今古同。」韋莊＜過金陵

詩＞：「江南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這些詩文所說的「六

朝」，都是指以建康為京城的吳、東晉、宋、齊、梁、陳六個朝代。

但是在歷史亦有人以曹魏、西晉、後魏、北齊、北周、隋為「六朝」，

                                                 
15 見唐許嵩《建康實錄》序文，《四庫全書》370冊，237頁。 
16 《宋史》卷三七五＜張守傳＞：「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這裡所說的「六朝」是指建
都於建康的吳、東晉、宋、齊、梁、陳六個朝代。 

17 《宋史》卷 375，＜張守傳＞，台北：鼎文書局，116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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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北方六朝。此外，六朝還常用來泛指公元二世紀末到六世紀末的

整個魏晉南北朝。 

但是就文學史的角度而言之，就不能完全以建都於建康來作考

量，還必須兼顧文學的發展狀況，以及整個時期的文學內容完整

性，以形式、內容、風格等藝術特色為前提，不能因歷史時間及地

理空間的阻隔而強作割捨，所以關於文學史上對「六朝」的界定，

大部份的學者並不局限在政治上的六朝。關於文學史上所稱的六

朝，大致有四種說法18， 

  本論文參考上述的說法，以文學史上的六朝說法為主，筆者認

為胡仔、嚴可均以及張溥的說法，亦即以晉、宋、齊、梁、陳以及

北朝為文學上的「六朝」，筆者採取此一說法，再依據僧侶詩歌最早

出現的年代是在晉朝，因此之故，將「六朝」定義為晉、宋、齊、

梁、陳、北朝以及隋代。 

  至於「僧侶詩」的界定，指的是以僧侶的身份從事創作詩歌的

事，而這些有僧侶身份的詩人所創作出來的作品即是僧侶詩。至於

六朝的僧侶有詩作傳世者，是否可以用「詩僧」來稱呼呢？ 

  徐庭筠先生曾經提到過：19 

                                                 
18 1、晉、宋、齊、梁、陳、北朝、隋 
主此說法的學者有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其中卷一、卷二＜國風漢魏南北朝＞，以

及張溥所編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嚴可均所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都

是主此說法。近人蕭滌非在《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中也是主張此說，現代學者洪順

隆《六朝詩論》亦以晉、宋、齊、梁、陳、北朝、隋為六朝。 
2、宋、齊、梁、陳、北朝、隋 
主張此一說法的為孫德謙在《六朝麗旨》這本書中提出的說法。 
3.、魏、晉、宋、齊、梁、陳此一說法見於章太炎《太炎文錄》，其中卷一＜五朝學
＞，提到「六朝」的觀念，不包括隋代。 
4.、魏、晉、宋、齊、梁、陳、北朝 
這一說法把魏晉南北朝全部包括進去，這種分類是張仁青在《六朝唯美文學》書中所

提出的說法。 
 
19 徐庭筠＜唐五代詩僧及其詩歌＞，《唐代文學研究》第一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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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僧，詩歌創作在這些僧人的生活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而

不是一時動興，偶一為之。為了寫出好詩句，這些詩僧也像，

世俗詩人一樣，終日尋詩覓句，苦心孤詣，飽嘗創作的艱辛。 

徐先生是從僧侶創作詩歌的動機來下定義的，事實上只注意到詩僧

為藝術而創作的這層面，進而推論他們創作的態度與一般世俗詩人

是一樣的。六朝時期的僧侶似乎並未明顯的表現出「終日尋詩覓句，

苦心孤詣」的情況，至少在目前的史料中未曾見到。所以從這方面

來看無法對六朝的僧侶創作詩歌來作定義。 

  孫昌武先生提到所謂詩僧就是披著袈裟的文人，他描述這些文

人多半是因為生活落拓或是仕途不順心才轉而為僧侶的 20。但是後來

在《禪思與詩情》一書中卻提到：21 

   詩僧這個稱呼是有特定含義的。他們不是一般的佛教著作

家，也不是普通能詩的僧人，而專指唐宋時期在禪宗思想影

響下出現的一批僧形的詩人。他們與藝僧（琴、書、畫）等

一樣，自中唐時期出現，兩栖於文壇與叢林，是禪宗大興所

造成的獨特社會環境的產物。 

若從這定義來看，他把六朝時期的支遁、慧遠、惠休排除在外，也

排除中唐之前的王梵志、寒山、豐干以及拾得等人。孫昌武在以前

所提出的定義上，又加上時間及信仰兩個條件，認為詩僧是「專指

唐宋時期在禪宗影響下出現的一批僧形的詩人。」，但是細細推敲這

樣的定義，以詩僧是禪宗的產物，似乎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證明，

而且單就這個角度來看，六朝的僧侶雖然從事詩歌創作，但是卻不

能稱作「詩僧」。 

                                                                                                                                            
年 3月一版。 

20 孫昌武《唐代文學與佛教》，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8月一版。 
21 孫昌武《禪思與詩情》第十一章「唐五代詩僧」，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8 月一版。 



六朝僧侶詩研究 

                              12

  周勛初先生在他所主編的《唐詩大辭典》的附錄中提到：「會作

詩的和尚很多，稱為詩僧。」 22若從這樣的定義來看，則六朝的僧侶

有詩傳世者，都可以稱為詩僧了。周先生的說法是以相當寬廣的角

度來定義的，持這樣看法的學者還有覃召文，他在《禪月詩魂—中

國詩僧縱橫談》第二章中提到：「詩僧濫觴於東晉」 23他認為在東晉

時期，因為玄學把儒道佛融合在一起，於是促使僧侶與文士之間往

來頻繁，造就詩僧形成的溫床。亦即覃先生認為詩僧是詩禪文化的

重要成員，他以為所謂的「詩僧」就是有詩作傳世的僧人，因此六

朝的僧侶有詩作者皆可以稱作「詩僧」。 

  上述學者對於「詩僧」一詞的定義，不盡相同，而且差異也頗

大，有的認為詩僧是特指唐代以降受禪宗影響的僧侶，也有以只要

有詩作傳世就可以稱作詩僧的。遑論其他，「詩僧」一詞最早出現是

在何時？是一亟需釐清的問題。 

在當前學界所提出的論題中，幾乎一致認為最早使用「詩僧」

一詞的人，是活動於大曆至貞元間的僧侶皎然（AD720—793），在

他所寫的詩作＜酬別襄陽詩僧少微＞。最早指出這條資料的是日本學

者市原亨吉，在他的文章＜中唐初期江左的詩僧＞有提到 24，另外大

陸學者孫昌武 25、徐庭筠 26、程裕禎 27以及覃召文 28等諸位先生也抱持

相同的看法，認為「詩僧」一詞是皎然所提出的。其詩云：29 

證心何有夢，示說夢歸頻。文字齎秦本，詩騷學楚人。蘭開

                                                 
22 周勛初主編《唐詩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11月一版。 
23 覃召文《禪月詩魂—中國詩僧縱橫談》，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11月一版。 
24 此文見於《東方學報》第二十八冊，1958年 4月，219頁。 
25 見孫昌武《禪思與詩情》，第十一章＜唐五代詩僧＞333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8月一版。 
26 徐庭筠＜唐代的詩僧與僧詩＞，《唐代文學研究》第一輯，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3月一版，177頁。 
27 程裕禎＜唐代的詩僧與僧詩＞，《南京大學學報》，1984年 1月，34頁。 
28 覃召文《禪月詩魂—中國詩僧縱橫談》，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11月一版。 
29 見《全唐詩》卷八一八，十二冊，文史哲出版，92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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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上色，柳向牛中春。別後須相見，浮雲是我身。 

此詩的詩題下引「詩中答上人歸夢之意」，指詩人在夢見僧友之後，

將此詩贈與在襄陽的僧人少微，並且稱讚少微的能書秦代的文字，

同時作詩能學習楚騷風韻。 

  檢視《全唐詩》所收錄的資料中，我們發現自皎然以後「詩僧」

一詞不斷出現在詩人的作品中，同時有許多的詩題中有「詩僧」一

詞的出現，如無可的＜贈詩僧＞ 30，齊已的＜勉詩僧＞ 31以及＜逢詩

僧＞ 32，劉禹錫在＜澈上人文集紀＞中有一段文字是敘述詩僧的發展

源流：33  

世之言詩僧者，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

波，法振沿之⋯⋯⋯ 

白居易在＜愛詠詩＞中，「坐倚繩床閑自念，前生應是一詩僧。」34白

居易信佛非常虔誠，他甚至以為自己前生是一詩僧。 

  由這些文獻資料中，據彭雅玲的論文《唐代詩僧創作論》35所作

的考察，確定「詩僧」一詞是出現在中唐，更明確說是在中唐的大

曆年間。 

  所以本論文的題目是「六朝僧侶詩研究」，重點在探討僧侶的作

品，而不以「詩僧」來稱當時的僧侶，主要因素是在「詩僧」的出

現在中唐的大曆年間，不適合用在六朝僧侶的身上。 

  本論文所謂的「僧侶詩」是指以出家僧侶的身份來從事詩歌的

                                                 
30 見《全唐詩》十二冊，卷八一三，9154頁。 
31 見《全唐詩》十二冊，卷八百四十，9478頁。 
32 見《全唐詩》十二冊，卷八百四十，9507頁。 
33 《劉禹錫全集》卷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3月，240頁。 
34 見《全唐詩》，卷四四六，5010頁。 
35 見彭雅玲《唐代詩僧的創作論研究》，政大中文所博士論文，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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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其作品中包含與佛教有關的作品，如表現出對於佛教的崇

仰的佛理詩，也包括與佛教無關的作品，如對豔情描寫的宮體詩，

再者以佛理、佛法，直接入詩所寫成的偈、頌、贊、銘，在佛教的

弘傳過程中流布很廣，這也列入討論的範疇中。換言之，僧侶詩的

內容包括崇佛的文學，也包括非佛教的部份，因此就六朝僧詩作品

而言，大約有 304首作品，這是研究六朝僧侶詩作很重要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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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論文主要參考資料 

  佛學研究是目前相當受到關注的領域，這一方面的論著也是相

當的豐富，而學界在跨越佛教與文學二領域的專著也是不勝枚舉，

其中有關詩歌與佛教的專著亦不少，這些論著對於研究「六朝僧侶

的詩歌」，多少有些許的助益。 

關於佛教文學的研究，在台灣以及大陸已有許多學者對這方面有

深入的研究，就目前所搜集的資料中，可分為幾類： 

一、註解與賞析僧侶的作品 

  專門針對僧侶的詩作做賞析的選本，在臺灣出版方面並不多，

計有： 

  1、《禪詩三百首》，杜松柏，台北黎明文化，1981年 11月。 

  2、《詩與禪》，杜松柏，台北黎明文化，1971年。 

  3、《中國禪學—中國禪詩欣賞法》，杜松柏，全林文化，1984年。 

  4、《歷代名僧詩詞選》，陳香，台北國家出版社，1986年 8月。 

這些選本所收錄的作品很有限，對於作品的出處與原始資料交

待的不夠清楚，這是一大缺失。同時所選錄的作品不完整，在文學

發展的過程中，僧侶的詩歌不算少數，但這些選本所輯錄的作品只

是選擇性的，對僧侶作品未全面的收錄。同時這些選本距今都已經

有十餘年的時間，這樣的情況相對於大陸的成果而言似乎顯得較薄

弱。對於僧侶作品的重視也較少。 

  大陸方面，近年來針對僧侶的詩作編選與賞析的著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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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國歷代僧詩選》，周先民，江蘇南京出版社，1991年 6月。 

  2、《禪詩一百首》，李淼，香港中華書局，1992年 5月。 

  3、《中國禪詩鑑賞辭典》，王洪、方廣錩，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

1992年 6月。 

  4、《禪詩百說》，洪丕謨，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93年 7月。 

  5、《佛詩三百首》，洪丕謨，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 8月。 

  6、《禪詩三百首譯析》，李淼，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 1月。 

  7、《禪詩鑑賞辭典》，高文、曾廣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7月。 

  8、《明月藏鷺—千首禪詩品析》，馮學成，四川文藝出版社，1996

年 10月。 

  9、《歷代高僧詩選》，陳耳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11月。 

  10、《中國歷代僧詩全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1月。 

  11、《禪月詩魂—中國僧詩縱橫談》，覃召文，北京三聯書局。 

  12、《中國佛道詩歌總彙》，馬大品主編，河北中國書局， 1993

年 12 月。  

上述這些選集中，大部份的書籍都是依編者的喜好來選編詩

作，並非全部的僧詩都蒐羅到集子中，所以在詩歌作品的賞析部份，

也只是就所選的詩作賞析而已。 

其中《中國歷代僧詩全集》（北京：當代出版社，1997年，1月

一刷）這套書，所收編的原則是就僧侶所作的詩予收錄，再者是凡

詩歌總集、別集、選本中已作為詩歌收錄的偈、頌、贊、銘亦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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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此書所收錄的年代自東晉始，迄於辛亥革命為止，所有僧侶的

詩歌作品，而居士和曾出家的而又還俗的詩人作品不收。此書依照

時代分卷，共分五卷－－晉唐五代卷、宋代卷、元代卷、明代卷以

及清代卷。每一位僧侶皆附小傳，簡要介紹生卒年以及籍貫、師承、

所住寺院及重要事跡及著作。書中所引錄的詩篇，皆注明底本以及

卷次。因此之故，這套書在論文寫作時，列為主要參考資料。 

二、今人研究六朝僧詩的概況 

1、關於僧侶的生平 

關於六朝僧詩的研究，多半是就個別僧侶的生平與思想作品研

究，屬於綜合論述的單篇論文如黃新亮的＜漢唐僧詩發展述略＞ 36，

此篇文章對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直到晚唐五代九百多年的期間，僧詩

發展概況作概略評述，並揭示其發展軌跡。文章分成三大段落—「三

百年沉寂原因究竟何在」、「三百年徘徊緣自法門拘束」以及「三百

年放開引來一代繁榮」。由於涵蓋的時代有九百年，所以文章的論述

偏於泛論性，未能深入的討論各朝代的僧詩風貌。但是對僧詩發展

的概況已有初步的勾勒。 

孫昌武的＜佛教的中國化與東晉名士名僧＞ 37，將晉室南渡之

後，名士習佛、名僧談玄的風氣，從思想史與文化史上來作考察，

同時還提出名士與名僧的往來與其言行中，促進佛教中國化發展的

過程。 

以傅大士而言，目前學界有四川大學的張勇《傅大士研究》一

書，其以筆名張子開發表過＜《浮漚歌》考＞ 38，以及＜傅大士《法

                                                 
36 見《廣西師院學報》，1995年第 1期。 
37 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年第 4期。 
38 見《宗教學研究》，1997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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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頌》考＞ 39，這兩篇文章都發表於《宗教學研究》中，文章中以大

量材料為依據，並對材料的內容作作討論，詳細的分析詩作的寓意

和作品的影響，同時也糾正了一些錯誤的說法，對研究＜浮漚歌＞

以及＜法身頌＞的詩作助益很大，對學術研究意義很大。另外是國

內藍日昌的＜傅翕宗教形像的歷史變遷＞ 40，其文章比對傳記資料發

現另一種形象的傅翕，傅翕其實是一位六朝時期江南一地彌勒信仰

的傳播者，同時在其晚年時，曾鼓勵弟子進行激烈的燒身鉤燈、燃

指、刺心灑血以及割耳等宗教行為，這些奇特的舉動在後世的傳記

資料中大多加以淡化或略過不談。同時在論文中也討論傅翕在江南

傳教的過程及其形象轉化的原因。但文章中未針對傅大士的詩偈作

品作深入的討論，純粹就其生平事蹟來論述，從其對傅大士宗教形

象的討論，可以有助於認識傅翕。 

關於六朝重要僧侶的事蹟，以支遁而言，有《佛教人物史話》 41

中一書中收錄有劉果宗先生的＜支道林在玄學盛興時代的地位＞，

這篇文章側重在支遁的生平以及其玄學的修養與佛學造詣的介紹，

資料的引用相當豐富，對其在玄學興盛時代的地位予以適當的評

價，但是對支遁的詩歌則未談論，劉先生認為支遁以其極深之世學

造詣，會通佛法，接引當時的名士研究佛學，其所交往的人物，多

為當時朝貴名士，對佛教普遍性的傳播貢獻很大，在中國佛教史上，

實有其不朽之一頁。 

孫昌武先生的＜支遁—袈裟下的文人＞ 42，這篇文章舉出許多支

遁的作品，來彰顯其文學的造詣，並且列舉一些唐宋時代受到支遁

之風影響的例子，以說明支遁的影響廣遠，孫先生提到支遁與文士

                                                 
39 見《宗教學研究》，1996年第 3期。 
40 見《弘光學報》33期，1999年 4月。 
41 《佛教人物史話》，收錄在張曼濤《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台北市：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8年初版。 
42 見《中國文化》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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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的風氣，對於後代文人思想與生活以及創作影響的巨大。文章

的寫作扣緊＜支遁—袈裟下的文人＞題目來論述支遁的文學成就，

對於支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有宏觀的論述。賈占新＜論支遁＞ 43其中

列舉相當多的史料，並予以考證重新探討支遁的即色義、逍遙論以

及關於名士風度的問題，作者從這些層面找到審視魏晉佛玄文化的

入手處。作者並且提出即色義的理論基礎是因緣起色，支遁的逍遙

義也超越向秀與郭象，在於其增加玄學理論的內部張力。賈先生也

認為支遁的名士風度，實為大乘教理實踐的必然結果。這篇文章雖

舉出許多相關史料，但對於支遁的文學作品則咸少涉及。 

田博元的＜廬山慧遠學風之研究＞ 44，孫昌武＜慧遠與蓮社傳說

＞ 45，周伯勘＜廬山慧遠＞ 46，劉貴傑先生的《廬山慧遠大師思想析

論—初期中國佛教思想之轉折》47，這些文章都從不同的角度來討論

慧遠的生平事蹟，其中劉貴傑的書則較全面的討論慧遠的思想以及

他對於初期中國佛教的意義。 

文智＜達摩祖師之研究＞ 48，在目前所見關於寶誌大師的研究有

三篇文章，日人牧田諦亮的＜寶誌和尚傳考＞ 49是現今研究寶誌生平

思想非常重要的文章，牧田先生是就六朝時代在齊梁間的神異僧人

寶誌和尚，成為十一面觀音的應化，受到朝野的尊信，將其受封為

神的過程作一探討，並就史料中抽絲剝繭釐清寶誌的原始風貌。同

時牧田先生就寶誌和尚的流傳以及在日本所傳的寶誌故事都一概加

                                                 
43 見《河北大學學報》，1999年 9月，24卷第 3期。 
44 《佛教人物史話》，收錄在張曼濤《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台北市：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8年初版。 
45 見《五台山研究》，2000年第 3期。 
46 見《歷史月刊》第九期。 
47 《廬山慧遠大師思想析論—初期中國佛教思想之轉折》，劉貴傑著，台北縣：圓明
出版，1996。  

48 《佛教人物史話》，收錄在張曼濤《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台北市：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8年初版。 

49 見《中國佛教史學史論文集》，58頁，台北市：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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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明，對於研究寶誌大師幫助很大，這也是目前所見到最完整的

研究。另外是洪修平＜從寶誌、傅大士看中土禪風之形成＞ 50與蔡日

新＜從寶誌與善會看中國禪宗思想的源起＞ 51，對研究寶誌的禪學思

想亦有助益。 

以上這些文章分別討論了六朝時期的重要僧侶，大部份都重在

僧侶的生平與思想來談，能針對僧侶的詩作來討論的幾乎未見到。 

2、與僧詩有關的論文與論著 

  目前所見以詩僧為主要研究的專著是覃召文的《禪月詩魂—中

國詩僧縱橫談》52，作者由歷史的縱線及社會的橫切面，來分析詩僧

所展現的生命意涵。從「詩禪文化」這一個角度來觀察詩僧，在書

中也展現了僧侶詩以及詩僧在詩禪文化上的創作梗概與風貌，作者

同時認為僧侶的詩歌擅長於表現禪的意境，而這些往往是文人的筆

力所無法觸及的，但可惜未把詩僧放在整個僧史或文學史上予以評

價定位。 

  張錫坤、吳作橋、王樹海與張石等著《禪與中國文學》 53一書，

其中第四章「中國詩僧藝術」，從歷史時代與文化的脈絡中，探討詩

僧興起的原因，並且以宏觀的角度探討詩僧創作的基本主題，如表

達對「空」的體悟，表達對社會的關懷等。也探討詩僧創作的基本

藝術特徵。此外書中也針對僧侶與文士往來，以及詩歌內容與創作

技巧所受的影響來論述，敘述精簡扼要。 

  就詩僧現象作論述的單篇論文有儀平策＜中國詩僧現象的文化

解讀＞ 54，及丁敏＜論唐代詩僧產生的原因＞。對於六朝僧侶詩作的

                                                 
50 見《中國文化月刊》，172卷，83年 2月。 
51 見《內明》298卷，86年 1月。 
52 覃召文《禪月詩魂—中國詩僧縱橫談》，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初版。 
53 張錫坤等著《禪與中國文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初版。 
54 見《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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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論述，最常見到的是屬於描述型的文章，如徐庭筠的＜唐代的

詩僧與僧詩＞ 55、程裕禎的＜唐代的詩僧和僧詩＞ 56，這兩篇文章雖

然是以唐代為題，但都有大略的論及六朝的情況。 

另外是在談到六朝的詩體時，附帶提及六朝僧詩的情形，如

陳道貴的＜從佛教影響看晉宋之際山水審美意識 —以廬山慧遠

及其周圍為中心＞ 57，以及＜東晉玄言詩與佛教關係略說＞ 58，王

力堅的＜山水以形媚道—論東晉詩中的山水描寫＞，＜性靈、佛

教、山水—南朝文學的新考察＞，以及普慧＜齊梁崇佛文人游寫

佛寺之詩歌＞59這些論文都是泛論性的提過六朝僧詩。 

  蔣述卓＜玄佛並用與山水詩的興起＞ 60一文，作者提到玄學與佛

學思辨性的理論及方法，為山水詩的產生提供了深厚的理論基礎；

以及玄佛二家理想人格的討論，推動山水審美觀的發展與山水詩的

產生。其論點可以補充中國文學史上忽略佛經傳譯對中古文學創作

與理論的影響。 

  以上是就目前學術界研究六朝僧侶詩的成果概述，除了介紹學

人的研究成果之外，也檢討他們研究的情形。大致而言，學界對於

六朝僧侶詩研究的情況，仍是相當少數，屬於專論的論著，目前並

未見到。就上述所舉的文章，對於六朝僧詩的研究是有一定的幫助。    

三、記載六朝僧詩的原始資料 

    1.《大正新修大藏經》，（日）高楠順次郎等編集，東京：大藏

出版株式會社，1965 年再刊版，台北：新文豐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55 見《唐代文學研究》，第一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3月，頁 177—193。 
56 見《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 1期。 
57 見《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 
58 見《湘潭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 9月。 
59 見《人文雜誌》2000年第五期。 
60 見蔣述卓：《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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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本。 

2.《高僧傳》，梁僧佑撰，《大正藏》第五十冊。         

3.《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大正藏》第五十冊。        

4.《弘明集》，梁僧佑著，新文豐出版公司，七十五年三月再版。 

5.《廣弘明集》，唐道宣編，臺灣中華書局，五十九年四月二版。 

6.《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逯欽立輯校，木鐸出版社。 

7.《中國歷代僧詩全集》，當代中國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一月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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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目的 

本論文題目為「六朝僧侶詩研究」，一共分為八章來討論，筆者

試著從中國與印度文化交流史的層面，以及就中國傳統詩歌發展的

過程來觀察僧侶詩的特色；再者就東晉以後出現僧侶詩這種現象，

從僧侶詩本身的結構與語言特色，並結合文化與藝術層面的探討，

藉以忠實的呈現佛教僧侶詩的原始風貌。 

第一章緒論 

主要在介紹寫作緣起，以及寫作的方法，還有題目的釐清。說明

題目中「六朝」的範圍及意旨，以及何謂「僧侶詩」？僧詩的定義

為何以及它的界定等，都是在序論中會討論到的問題。 

第二章 六朝的社會與佛教的弘傳 

這一章是從六朝的政治與社會背景的層面，從「歷史學」的方式

來縱觀在六朝的歷史變遷過程中，動蕩不安的時局與佛教的傳播其

關係如何？在此章中也要探討佛教從東漢傳入中國之後，在動蕩不

安的亂世之中，弘傳的情況如何？筆者試圖從幾個方面來討論，一

是從動蕩不安的社會，二者由佛教與玄學交融的層面；三是由般若

思想的流行以及格義佛教的運用。從上述三個方面來明確掌握六朝

時代佛教弘傳的情況。 

第三章 六朝僧侶與詩歌的結緣 

自兩晉以後一直到南北朝時期，是佛教流傳中國且逐漸中國化的

時期，此時在文壇上，佛教的教義與信仰漸漸被文士所接受，文人

與僧侶往來的情況非常普遍。此章所討論的是六朝僧侶與文士往來

的情況，以及僧侶作詩的情況，第三節談到六朝僧侶作家的情形，



六朝僧侶詩研究 

                              24

筆者分成四個斷代－東晉、南朝、北朝以及隋代，以表格方式將各

斷代的詩僧及其作品作呈現出來，藉以勾勒出僧詩的全貌。 

第四章 六朝主要詩僧之創作活動 

此章是以「主題研究」的方式，對於六朝第四章主要是針對支遁、

慧遠、傅大士、寶誌以及達摩祖師的作品，做深入的解析，因為這

些詩人對於六朝佛教的弘傳有一定的意義，同時他們的作品數量

多，體裁亦特殊，作深入的解析，可以幫助我們勾勒出六朝僧侶詩

歌的風貌，對於六朝僧侶詩的內容與語彙的認識亦有幫助。 

第五章「六朝僧侶詩的類別分析」 

六朝僧侶的詩作，所包含的類別相當豐富，包括玄言詩、山水詠

懷詩、佛理詩、宮體詩以及讖詩等類。在此章試著釐清各類題材的

定義，並舉出詩作來討論，藉以呈現出僧侶詩豐富多樣化的內容。

此章分別探討幾個主題— 

1、玄言詩與微言盡意 

 玄言詩是魏晉詩歌中的重要流派，它的特點是以詩歌的形式來

談玄，最初是以老莊玄學為主要的內容，到東晉時期則加入佛理在

其中，我們稱之為「佛教玄言詩」。在此章要探討的是佛理玄言詩的

特點為何？以及這類的詩作產生的背景如何？在文學史上有何特殊

意義？這都是此節中所要分析的主題。 

2、靜觀萬物皆自得—論六朝僧侶與山水詩 

玄言詩興盛百年之後，在南朝劉宋時山水詩代之而起，劉勰曾

云：「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61，其意為

以老莊思想為表現內容的「玄言詩」告退，而山水詩在其內容和風

                                                 
61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明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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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嬗變。此章中討論的是僧侶創作山水詩的因緣為何？以及僧侶

的詠山水的作品有何特色？筆者就僧侶的詩作來作實際的分析，如

支遁＜詠懷詩＞、慧遠的＜五言遊廬山＞＜奉和劉隱士遺民＞、＜

奉和王臨賀喬之＞＜奉和張常侍野＞等作品，詩人常常運用自然的

景色來反映人的心理，詩人筆下的山光水色都蘊含特殊的意義在其

中。另外是關於佛教與謝靈運的山水詩也必須一併討論，因為謝靈

運與佛教有著深厚的因緣，而且他也是山水詩的集大成者，所以對

於謝氏的山水詩亦須探討之。   

3、僧侶與宮體豔詩的創作 

  南朝齊與梁時，文壇上興起一類專門吟詠豔情為主的詩風，此

類作品文學史上稱之為「宮體詩」 62。鍾嶸在《詩品》的下品有針對

齊惠休、道猷以及釋寶月三位僧侶的詩作加以批評，這三位的作品

可說是六朝僧侶豔情詩的代表。他們的豔情詩作的主要特色是「淫

靡」、「綺豔」。 63以僧侶出家人的身份來從事豔情詩的創作，而且作

品的表現手法直接且大膽。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應該與當時

的社會風氣有關，且與佛經本身的傳譯也有關，這都是此節中必須

釐清的問題。   

4、吟詠佛理的詩作 

  在六朝僧侶詩作中，有一類是以闡述佛教的義理為主的作品。

有純粹闡述佛理的作品，也有讚揚佛德之作，還有藉著詠物來抒情

達理的。這類作品稱之為「佛理詩」，其特點是以說理為主要的目的，

所以在詩句中常常見到援引佛教名相的情況。此節將佛理詩分

                                                 
62 一般文學史上所謂的「宮體詩」，指的是梁簡文帝蕭綱為太子時，在宮中所提倡的一
種詩風，其描寫對象是女性，基本特色是「輕豔」。 

63 《南史》＜顏延之傳＞：「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製作，委巷中歌謠耳，
方當誤後事。』」 
《宋書》＜徐湛之傳＞：「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 
《詩品》卷下：「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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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純粹闡述佛理、藉詠物以抒情達理兩類的作品。對於佛理詩

何以會在六朝時代興起，亦在此節中作討論。 

  第六章 僧侶詩歌的意象及其思想表現 

  此章是以意象的理論作詩歌的分析。詩歌是一種以語言為媒介

來表現美感經驗的藝術。對詩歌來說，塑造意象的語言是詩歌語言

的主體。此章中所要討論的問題，分別是「玄」字釋義以及以玄字

為首的詞彙，及其在整首詩中有何作用及其象徵意義；另外在第二

節是對於僧詩中自然界意象語彙所隱含的意義為何？作一番論述。

再者是關於佛教語彙的運用，當這些詞彙用在詩歌中是否具有特殊

的意義？這些都是研究僧詩的所要呈現的意境與風格，必須考量的。 

第七章 六朝僧侶詩的價值與影響 

  此章是從文學史以及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來看兩種異質的文化

交流的情況與結果。佛教源自印度，東漢時期自西域傳入中國，隨

著外來的僧侶將佛經傳譯的過程，對中國的傳統思想以及文學造成

很大的影響。就六朝僧詩而言，其作品中有幾點影響— 

1、 外來譯語運用 

2、 詩歌形式上的創新 

3、 詩歌內容的拓展 

4、 修辭技巧及表現手法上的創新 

這些特色與過去傳統詩歌迥然不同，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佛典傳譯

的影響，當然也和六朝時期佛教的弘傳很普遍有關。 

  第八章 結論 

  此章是就前面七章所討論的問題，作一綜合論述，並且對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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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侶詩在文學史上略過的部份，給予適當的定位。    


